
譯者導言：身為賽伯格 

張君玫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在工具和神話之間，儀器和概念之間，社會關係的歷史系統和可能身體（包括知

識客體）的歷史解剖之間，邊界是深具滲透性的。 

──唐娜‧哈洛威（Donna J. Haraway） 

唐娜‧哈洛威在作者導言中說這是一本「身體、政治與故事之演化的醒世錄」。

「身體」是生物學論述的重要主題，不僅包括有機體身體的建構、拆解與重構，

也包括了以往被視為無機體的機器、儀器和世界本身的身體；﹁政治﹂是女性主

義論述的核心，不僅關於組織與安排人類個體與社會身體的生命政治，更涉及其

他靈長類動物的政治、有機體內部組成的政治、有機體、機器和其他物件之間的

政治、階級、種族、性和性別的政治、高科技的政治、星際大戰的政治以及跨國

資本主義的政治；「故事」對知識生產中不可或缺的東西，不僅是一般意義的敘

事，也包括科學家用以引導知識建構的喻說以及建構出來詮釋世界的種種說法。

處於這些身體、政治與故事的中心位置的，正是賽伯格的角色與意象，關乎「我

們」是什麼的存有論/知識論/倫理/政治。 

身體和故事相互棲居，科學和女性主義都是具有生產意義的「神話」。一切的界

線似乎都混沌不明，每每讓哈洛威的讀者懷疑，她究竟想表達什麼？這一切當然

不能說是文字遊戲。或者應該說，這不只是文字遊戲，因為文字對哈洛威來說確

實是不得不玩的重要遊戲，甚至可以說這個遊戲決定了我們的處境、生存與未

來。尤其是科學的文字或論述，對哈洛威來說，更是攸關生死的遊戲，真理的賽

局。當女性主義者或其他人文學者放棄對當代科技科學（techno-science）的理



解，就等於已經把江山拱手讓給敵人。而敵人的指認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爭議空

間的真理賽局，比如在關於免疫系統的相關論述中（本書的第十章）。文字在真

理政治中所扮演的作用是無法漠視的，因為我們的思考與存在都不得不透過字詞

的運演並且在其中產生投射、彎曲和轉折等作用。然而，哈洛威從來就不是絕對

的建構論者，她始終相信並強調，並非所有的建構都是平等的或均值的，而有著

不同程度的物質性和可說明性，亦即建構者必須負起說明的責任，包括對她本身

的物質基礎。 

哈洛威理論的複雜來自她的跨科系深度，而這點又關連到她的女性主義廣度。跨

科系的深度穿透了科學和文化的表面，在根底處進行扣連。跨科系並不是假裝科

系的分際不存在，而是認知到這些分際的歷史偶成及其所造成的限制。科學的文

化（culture of sciences）和文化的科學（science of cultures）並不是同義反覆，

而有著確實的界線，儘管這些界線往往交織，而且必須在實作中被不斷（重新）

劃出與維持。女性主義的廣度則透過女人相關的問題意識，從而連接了生物學、

社會學、哲學、文學和藝術。《猿猴、賽伯格和女人》這本書標示了哈洛威思想

的重要轉折與發展，從早年致力於拆解生物學理論的論述策略與意識形態（第一

章到第五章），秉持較為鮮明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立場，強調權力關係和支

配模式，到慢慢移轉到較為「賽伯格的」和「後現代的」觀點，強調認同的分裂

和主體的不確定性，以及非本質和非整體的策略結盟（第六章到第十章）。但是，

在這樣的漸層轉折中，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哈洛威從未放棄她對於權力與支配的

關注，亦即女性主義的基本政治關懷。 



而這也是哈洛威理論最常引起誤解的地方──以為她單純擁抱賽伯格的、後現代

的分裂與混種認同，及其所許諾的烏托邦未來，而輕鬆跳過帝國主義、資本主義、

父權體制與科技科學的支配框架。恰好相反，我們在框架裡，或哈洛威在本書第

八章的「賽伯格宣言」中所說的「支配訊息學」（informatics of domination）。

「賽伯格宣言」無疑是哈洛威最知名也最受歡迎的一篇最文章，但也最容易被斷

章取義來為不負責任的科技烏托邦代言。寧願當賽伯格也不願當女神的哈洛威有

別於天真的科技論者，她明確指出並具體分析一個賽伯格的、後現代的、高科技

的、訊息化的世界如何仍是一個深受跨國資本控制的世界，而一個有前景的烏托

邦有必要負起說明的責任。在生命的所有面向中，「世界被翻譯為一個編碼的問

題」，而此種翻譯過程並不是無辜或價值中立的。編碼是碎裂與重組的過程，有

機體的碎裂，以及異質碎片的重組。然而，碎裂的語言和碎裂的存在所代表的並

不是對所謂後現代主體的片面讚揚，而是認知到支配與解放乃是根植於相當基質

或處境的不同可能性。 

碎裂語言與碎裂存在的一體兩面指出了哈洛威的左派血統，以及她和批判理論之

間的親近性和斷裂處。關於碎裂化的討論也曾在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引起許多

辯論，最有名的包括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布洛赫（Ernst Bloch）等人之間的相關討論。對

於哈洛威來說，碎裂化，並不代表解放的徹底絕望，而是需要有別於整體化革命

語言的因應方式。核心的問題，因此是語言，或更精確來說，是語言和身體之間

的關係，亦即隱喻，對理論來說如此，對行動來說亦然。實際上，這是哈洛威是

從起初到現在的關懷。她完成於一九七二年的生物學博士論文《對組織關係的追



求：二十世紀發展生物學的有機體典範》（The Search for Organizing Relations: 

An Organismic Paradigm in 20th-Century Developmental Biology）結合了生物

學、科學哲學史和醫學的領域，探討發展生物學與胚胎學理論中的隱喻及其對理

論建構所產生的引導作用。正如哈洛威所指出的，其實只要了解科學的歷史，就

不難發現所有的科學家都是所謂的建構論者，只有不懂科學的外行人才會天真地

誤以為科學家們是天真的經驗論者。正如本書第九章的「處境知識」所勾勒的，

哈洛威對於客觀性的看法乃是在建構論和經驗論之間尋找中間道路（但並非形式

上的折衷）。知識建構者不僅必須意識到自身知識的中介（mediation），也有

責任去顯露並說明此一中介的運作。在此，我們也看到哈洛威對於西方的，包括

馬克思主義或傳統左派的人文/人本主義的批判，以及與此相關的，對於人類中

心主義的能動力（agency）概念的修正。「承認世界在知識中的能動力」因此

是首要前提。一方面，哈洛威強調世界是被書寫出來的，我們用以書寫世界的工

具本身往往也是故事，重述的翻轉和改寫；另一方面，她警惕我們切勿陷入徹底

的建構論乃至於政治失能的文化相對論。對世界進行合理而忠實的說明並非不可

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事實上，不同的群體和詮釋立場不斷在爭奪關於世界的說

明，而對世界進行合理說明並不僅是為了知識的興趣，更是關乎具體生命存亡的

鬥爭。 

這應該就是哈洛威對某些反科學（及其與父權體制、資本主義掛勾）的女性主義

者所提出的最關鍵忠告了。不能放棄「科學」，或者更精確來說，「科技─科學」

（強調科技和科學無法切割），這個具有重大作用與影響力的鬥爭場域。那將形

同放棄對世界的發言權，放手讓掌權者決定我們的命運，而躲進蒼白無力的烏托



邦。但並非所有的烏托邦都是蒼白無力或沒有意義的。在此不能不說到哈洛威對

科幻小說的興趣。對她來說，科幻小說是取代布爾喬亞小說，從現代主義和寫實

主義邁入後現代主義的代表，其他同型化的發展包括從擬態轉移到意符的運演，

從完整轉移到界線的斷裂與協商，從個體轉移到複製子，從種族的存在鍊轉移到

聯合國的人本主義，從殖民主義轉移到跨國資本主義。換言之，世界雖然碎裂了，

卻是以各個領域或次空間同型化的發展在進行。換言之，我們身在這個碎裂的世

界裡，卻也因此更有物質條件認知到自身所處情境的部分性，並以此為基礎，去

重建世界的樣貌。 

身為賽伯格，反而更有能力和基礎去對一個碎裂不再完整的世界進行一個較為忠

實的重建與呈現。賽伯格是誰？可以是女人、受殖者、知識經濟的邊陲者，甚至

實驗室裡的腫瘤鼠。但哈洛威並不擁抱社會弱勢者就是知識觀點優勢者的浪漫看

法，她很清楚腫瘤鼠或極貧的南方女人沒有管道和工具去取得並建構關於那宰制

她們的世界的知識。因此，她始終強調種種得以進入（知識/真理建構的賽局）

的管道以及建構知識/故事/神話的工具，同時強調部分的立足點、部分的觀點、

部分的結盟，以及部分的客觀性。 

說到部分客觀性的問題，也涉及哈洛威對於「視覺隱喻」的重估與援用。拜現代

視覺化科技蓬勃發展之賜，現在已經不可能不意識到視覺的中介性，也不可能假

裝有任何視覺是可以超越生存處境的。此一對觀點部分性的強調，必須結合賽伯

格存有論與政治的界線重組。就像哈洛威所言，賽伯格是「文本、機器、身體、

隱喻」，其在字源上結合了模控論和有機體（cybernetic + organism = cyborg）。



因此，無論就表面上的字義或更深刻的意含來說，「動物機器人」或「生化人」

等其他譯名都未能充分掌握，而且犯了哈洛威最想批判的「人」本位。批判的「人」

本位，並不表示免除身為人的行動力和責任，相反地，我們可以說那是一個更為

生態的行動觀（ecologicl notion of agency），儘管哈洛威本人並未如此表述。

生態是一個共同體的概念，強調各個要素之間的相互關聯和影響。在當代科技，

「人」的存在和行動的脈絡不再只是指涉她身為人的主體性格、社會條件、階級、

性別、種族等群體屬性，還包括了而今無所不在的科技義肢（輔助物和連接物）

與中介（語言、工具、儀器、媒體等）。身為賽伯格，生存並未變得更容易，甚

至更加撲朔迷離。生存的鬥爭依然關鍵而困難，賽伯格的未來可能性必須建立在

對於科技科學更深刻的認識，扎根在現實處境的部分客觀性與說明責任，以建立

在親近性之上的結盟與網絡替代本質化與排他性的認同，然後，才可能讓想像力

超越天馬行空的玄想，成為有行動引導力的神話。 

《猿猴、賽伯格和女人》歷經波折的中譯本得以完成，必須感謝很多人。謝謝那

些始終關心我的朋友，由於你們默默的存在，一切才成為可能。也感謝國立編譯

館的匿名審查人不吝提出指教、群學出版社的劉總編給我接受磨練的機會，以及

韋中非常難得與細心的編輯工作。身為女人，身為賽伯格，身為猿猴的近親，我

很高興成為這本書的中譯者。 

 


